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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养老天经地义
洪 午

日前!看了一则

新闻!生气" !"岁的

綦江老人何大兴有

#个子女!春节期间

却无家可归# 按协

议!轮到小女儿家赡养!小女儿说$%&父

亲'死在门口都不关我的事!何光春&老

人幺儿'得到那么多!我得到的太少!我

不可能接纳父亲# (

时下城乡! 尤其在农村!把

%敬老养老(与%得多得少(联系在

一起的现象绝非个别! 这是非常

要不得的!有必要好好理论清楚#

我们说!首先!%敬老养老(与

%得多得少(根本不应该%挂钩(# %敬老

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种孝

道!是每个子女应尽的义务# 子曰$%孝!

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 (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 父母养育了子女!父母老了!

子女赡养父母是天

经地义的事!没有任

何条件可谈" 所以!

国家在法律上也规

定了子女必须赡养

父母!拒绝赡养老年父母!是要承担法律

责任的#

有些子女!借口父母待自己%太薄(!

就推卸赡养的责任!这是没良心的做法#

应该想想!当你年幼时!父母是

怎么把你拉扯大的)即使父母没

有%一碗水端平(!那哺育*教养

之恩难道不是恩重如山吗)没有

父母!就没有你的今天# 自己成

家立业了!就视父母为累赘!血浓于水的

亲情何在啊" %得多得少(!怎说得出口!

又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天大地大没有赡养老人的责任大#

手拍胸膛想一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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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逸吾心

戴逸如文并图

! ! ! !装嫩不易，装老也难。
所谓童心未泯或少年老
成，都应是自然天成。

所以，你对老到 !""

岁的狄更斯知之不多，一
点也不必难为情。老狄离

我们太远，就让查尔斯们去追思吧。实不相瞒，我那
一排漂亮的精装《狄更斯文集》属准装饰品，没怎么
翻过，纸张却泛了黄。

看电影《匹克威克外传》而晓得狄更斯时，我还
是学龄前儿童。所有情节都已依稀莫辨，除了那个斜
着笑的圆团团的大脑袋。初识萧乾先生时我吃惊不
小：匹克威克走下了银幕？尤其是他家墙上他与文洁
若的大合影，形似，更神似。嘿，你算算萧乾有多少作
品吧，他的同代人以及后来人又有多少作品？不要说
正儿八经的经典在持续增长，新鲜作品不更是源源
不断了吗？每天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脑手机里汹
涌而出的各类文字，说铺天盖地一点不假，轰得人头
欲炸脑欲裂。
不必跟风逐浪疲于奔命，天上来的黄河水你也

只能舀一杯饮。记住，天劳我形，吾逸吾心。

&牛博士对马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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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龙年春节，我随上
海文化艺术访问团踏上
了台湾巡回演出之旅。
短短的 #$ 天，五个城
市，八场演出，我兼任独
唱和主持。在宝岛的所
见所闻，令我记忆深刻，
感慨良多。

从金门第一站开
始，我们就被台
湾同胞的热情深
深感染。金门与
厦门一衣带水，
隔海相望，连语
言都是一模一
样，交流起来特
别亲切，就像一
家人。但是岛上
只有十万人口，
走在大马路上，
有时除了车，一
个人都看不见。
我们都不禁嘀
咕，晚上演出观众不会
多吧？

结果演出当晚，大
幕拉开，我们着实惊喜：
全场爆满，座无虚席，甚
至连走廊过道和舞台前
仅有的一点空地都被席
地而坐的观众占据！整
个演出过程中，观众热
烈的掌声更加激发了我
们的演出热情，台上台
下互动得非常好。
当我用闽南语问候

观众并献上闽南语歌曲
时，台下的观众不由得
惊喜地爆发出热烈而长
久的掌声，并与我一起
合唱。演出结束很多观
众涌到舞台前对我们竖
起大拇指。有个观众对
我说：“你们的节目绝对
一流，你唱闽南语歌虽
然不是我们这边的味
道，但是很好听。《天路》
更是高亢嘹亮，非同一
般啊！”听到观众如此赞
誉我深感欣慰。
当晚金门文化局设

宴宵夜，局长送给我一

本介绍金门的书，从不喝
白酒的我一口喝下醇美
的金门高粱，那热辣温暖
的味道真是好极了！踏上
金门后的经历不由涌上
心头：去做发型时，老板
娘说，你来我们金门是客
人，就打对折吧；问路，一
位在马路对面骑着摩托

车的大叔，特地兜
回来给我指路；买
烧仙草，大娘说那
些配料你爱吃什么
就自己打吧……一
家人般的友爱、亲
切，真是同胞深情。
我们巡演到桃

园，接待方派出一
辆大巴士负责接
送。那天在中坜剧
场演出结束，大巴
士司机邱师傅激动
地问我：“小姐，你

人瘦瘦的，怎么可以发出
这么嘹亮的声音？哇，真
的是唱得太棒了！我已经
打电话给我在高雄的儿
子，叫他和女友等你们巡
演到高雄的时候一定要
去看。”当我们到高雄参
加灯会节，在光荣码头进
行广场演出的时候，邱师
傅的儿子果真带着女友来
观看我们的演出。那晚的
光荣码头盛况空前，人头
攒动，广场上至少有五六
万的观众。焰火、喷泉、灯
光秀穿插在我们的节目
中，绚烂地在夜空绽放。当
我的歌声回旋在
广场上空，我心潮
澎湃，难以用语言
表述。

其实当晚间
歇性地一直下雨，但观众
的观看热情丝毫没受到影
响。我站在高高的舞台上，
看着黑压压的人头，看着
他们淋着雨在鼓掌、叫好，
我的演唱激情喷涌而出！

这场大型活动结束
后，接待方连连称赞：“你
们太棒了！你们成功了！你
们征服了台湾观众！”而邱
师傅又告诉了我一个“小
秘密”。他说：“我有三个孩
子，一个博士，一个军官，
还有小女儿是 !%&% 年的
台湾小姐！今天很遗憾，其
他两个不能来看你的主持
和演唱。下次有去大陆，我

希望带我的小女儿去拜
访你。不过我一直以来，
连在公司都没有说过我
女儿是台湾小姐哦，看了
你主持节目，觉得你特别
亲切，就只告诉了你一
人，你也别跟大家伙儿说

啦。”我敬佩他，一
个普通的台湾老
爸培养儿女如此
成功，却又如此低
调；我也因为他把

我当自己人告诉我“小秘
密”而开心不已。后来，邱
师傅还送给我一盘高山
族民歌 '(，他说如果你
下次再来台湾演出，能唱
里面的歌，观众听了会流
泪的。

我带回了这珍贵的
礼物，打算好好地学唱，
也许哪天，我真的会再到
宝岛台湾唱呢！

在高雄灯会上，主持
人问我：来台湾最喜欢台
湾的什么？我不假思索脱
口而出：“台湾的美食、美
景都喜欢，但最喜欢的是
台湾同胞！”

德国踢球记
韩 庆

! ! ! !在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出差期
间，碰到两件跟踢球有关的事，让
我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年 *月，欧洲杯开赛在
即。或许是为了给欧洲杯垫赛暖
场，德国外交部组织各国驻柏林大
使馆举行“使馆杯”足球比赛。比赛
设男子组，分为若干组别，每组有
几个国家。“中国队”（中国驻德国
大使馆足球队）与上届“使馆杯”冠
军塞尔维亚队分在一起。
“中国队”的实力的确稍逊一

筹，这也是中国足球大环境的真实
写照。在与塞尔维亚队的比赛中，
我方上半场即被对手灌进三球，下
半场与塞队比分被进一步拉大。
“中国队”虽然技不如人，但精气神
还是不输对手，顽强地进行反击。

此时，场上风云突变，塞方请
求换人。让大家目瞪口呆的是，他
们居然换上了使馆人员的家
属———一名 &" 岁左右的小男孩。
这个孩子在一群人高马大的成年
人当中，显得格外刺眼。塞队分明
未把我方放在眼里。场边观战的各
国使馆人员一片哗然，“中国队”队

员更是个个愤懑难
当。

场上裁判默许
了塞队的做法，并未
提出异议。若“中国

队”此时退出比赛抗议，或许是个
选择，但可能反应过激，让东道主
难堪，显得不够大度；不作反应，有
辱国格，更不可取。此时，球队领
队，在场外的使馆俱乐部主任小
施，几乎在同时就作出了决定。他
将一名男队员撤换下来，把使馆拉
拉队的一名女同志换了上去。这名
女同志根本不会踢球，可是面对此

情此景，她也顾不得许多，套上下
场队员塞给她的红色队服，披挂上
阵。妇对孺，算是相当了。

比赛，最终以“中国队”失败告
终。我方虽然输球，但没有输人。退
场时，周围观众对“中国队”报以热
烈的掌声。这掌声，听起来更像是
对塞队自大的嘲讽，对我方处变不
惊的赞许。

我方女队员的“救场”堪称及
时，而德国女性在球场上却一贯以
勇猛而著称。从历史上看，日耳曼
民族最早生活在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并不是德国的原住民。北欧恶
劣的生存环境和长达数世纪的征
战、掠夺，造就了德意志民族坚韧、
强悍、勇猛的性格，哪怕是女性。这

一点我深有体会。
有一日天气晴朗，阳光明媚。

我们几个人在森林的草坪上踢球。
玩兴正酣，过来四男一女五个德国
人，想与我们比赛。刚开始我以为
这名女的可能是他们的拉拉队，没
曾想，她竟是主力。这个女的长得
人高马大，球技出众不说，勇气也
可嘉。她在场上闪转腾挪，冲锋陷
阵，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架势。胸
部停球，头球攻门，这些足球基本
功，于她而言，都不在话下。更为惊
奇的是，在防守我方进攻时，她居
然做出铲球的高难动作，干净利落
将球铲出界外。这时，我注意到，她
穿着带钉的足球鞋。再看周围，大
家穿的都是旅游鞋，她是唯一穿着
足球鞋踢球的队员。这只是一场业
余的非正式比赛，她肯定也只是一
名普通的足球爱好者，但她表现出
的专业和对待比赛认真的态度，让
我方队员感叹不已。

比赛结束了，作为全场唯一的
女性，她进球最多，也成了我方队
员谈论最多的话题。从她身上，我
明白了先前举行的女足世界杯，为
何德国队未尝败绩，全胜夺冠。她
们又何尝不是“铿锵玫瑰”呢？

德国的踢球经历让我懂得两
个道理：一个是外事无小事；另外
一个是，女人也强悍。

夫妻档农民工
邱伟坚

! ! ! !由我负责的一
个项目在海岛北
部。因着海岛交通
闭塞生活不便，或
许打工者顾及往返
老家的成本开销，这里工地上很多是夫
妻档农民工，于是海岛工地上就有了一
道特殊的风景。
每当朝霞跃上海滩，农民工们三三

两两结伴从工棚走向工地。夫妻档农民
工却显得例外：男人在前头甩着
手臂哼着小调，而自家女人却提
着塑料桶，急急地走到伙房电热
开水壶前去打水。一眨眼工地热
闹开了，绑扎钢筋活的夫妻档农
民工，一前一后抬着钢筋走到施工场
地，操作有序配合默契；楼内砌筑砖墙
的，老婆抡锹拌浆老公抄刀砌砖，更是
井井有条分工不分家。项目经理见状点
头赞许：男女搭配干活不累。
酷暑天气工地上更是奇热，打赤膊

不戴安全帽的常有发生。你不用对他
急，只要对他老婆嚷上一句：他不顾自
己倒也算了，万一出事还倒要连累你及
孩子！男人闻言便乖乖地披起衣裳戴上

帽子。到了下班时
分，与其他急匆匆
撤离工地走向工棚
的农民工不同，夫
妻档农民工总要等

上对方才一起成结伴而还，白天干活辛
苦，下班后才是两人温馨的时光。
男人到家俨然是大掌柜的身架，他

提水给自己冲凉，女人则提着碗盏上食
堂去打饭菜。女人们过日子都节俭，但

对自家男人却例外，给男人买
上一个鸡腿或一块大肉，捎带
上一瓶啤酒，再买上一份素菜
一斤米饭。男人看到女人买回
的饭菜并不言语，大大咧咧地

啃下一块鸡腿肉，然后将余下的塞到老
婆碗里。女人想客气，男人便说：“大热
天我那吃得下这么多！”于是女人很细
心地将鸡腿啃得干干净净，连几块软骨
都入肚内，再去忙洗涮衣裤之类事了。
我站在食堂门口，目睹农民工妻子

们每日无一例外地胳膊下挟着一瓶啤
酒、提着荤素饭菜回宿舍的这一幕，心
中会涌起几多感慨：社会发展的步伐很
快，只是民族传统习俗仍有着顽强的生

命力。
天天烈日暴晒海风

吹拂，女人们的肤色容
颜自然比同龄人逊色许
多，只是无碍于她们爱
美的天性。每回上工地，
总见她们穿戴得体，安
全帽下盖着块白毛巾，
以抵挡烈日熏蒸。因着
身边有女人照料，男人
的衣裳也干净。印象最
深的是农民工宿舍，夫
妻档房间回回检查都干
净整洁，哪怕是临时居
所，也是个过日子的家！
而那些单身宿舍，则被
子不迭、地不扫，凌乱不
堪，还有一股汗酸味呛
鼻，批评了仍无动于衷。

朝霞又跃上地平
线，海滩上又见到夫妻
档农民工们走向工地的
“剪影”。我知道他们不
会有“比翼双飞在人间”
的浪漫，但绝对有“你挑
水来我浇园”的朴实，他
们每天都在为共和国的
大厦添砖加瓦！

头
屑
漫
谈

王

庆

! ! ! !头屑，俗称头皮屑，西医学名头皮糠
疹，一般认为是轻型的头皮脂溢性皮炎。

很多人以为头屑是现代生活的产
物，其实早在唐代《千金方》中就有记载：
“头生白屑，瘙痒不堪……人多患此”，可
见古代人不仅有头屑，而且人数还不少。
中医给头屑起了很多病名，如头风屑、白
屑风、头风白屑。“头”即头部，“白”为颜
色，“屑”、“风”二字，则略具深意。

先谈“屑”字。刘孝标注解《世说新
语》时说：“言谈之流，靡靡如解木出屑

也。”“屑”形容一个人言谈丰富，口中词语连绵不绝，锯
木屑般直往下掉。中医病名用一“屑”字，表明头屑数量
不少，搔之随落。

至于“风”字，则蕴含了中医对头屑发病机理的认
识。《圣济总录》曰：“诸风及沐发未干，致头皮肿痒，多
生白屑。”即头屑的产生是因风邪入侵头部，尤其是洗
头后，头发湿时风邪易入侵。《太平圣惠方》记载用药液
洗头时，多要求“沐头避风”、“密室中沐头”，大抵亦是
避免风邪外侵的意思。所以刚洗完头，不宜跑到户外去
吹风。
现代很多洗发产品在宣传去屑作用时，都把中药

成分作为一个亮点。或含有黄芩、白鲜皮、苦参等有效
成分，或提取龙胆草、茶籽、墨旱莲之精华，或选用无患
子、迷迭香、积雪草等组方。从中医理论上讲，以上各方
都可以袪风除湿去屑，至于哪款更适合你，就要洗洗看
了。

树头烘
白忠懋

! ! ! !由浙入闽，可以取道苍南或江山的廿八都，也可以
从龙泉过去。我是由龙泉南下的。经松溪去宁德，路过
周宁，下车逗留两小时。
当我漫步至桥头时，见桥堍有一农妇在卖什么，凑

近细看，是像柿子似的果品，但比常见的小，色褐，干
硬。问她是什么，答以闽
北语，听不懂。买一斤，
很便宜。带到福州，向朋
友请教。他说那是柿子，
不是尚未成熟就采下
的，而是由它们在树上挂着———任其自然成熟，吃起来
有好味道。
闽语怎么称呼它，我记不住，直至在一本美食刊物

上读到一篇文章，才知它是树头烘———我领会它是在
树头上“烘”熟的。
相传，元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朱元璋在作战时失败，

被敌兵追杀，几天内没吃，士兵们还患了肠胃病。幸运
的是在路过一柿林时，见到树上有不少红彤彤的树头
烘，便摘下疗饥，附带连肠胃病也大有好转。他们击退
追兵，对那片林子心存感
激。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
还脱下皇袍披在树上，封
救命的柿树为“凌霜侯”。

鸟类中的灰山雀、白
头翁与喜鹊把树头烘视为
美食，与人争食。然而它们
“知恩必报”，吃了树头烘，
把种子屙到山上，来年又
长出小柿树。
读到一篇《满山柿子

挂灯笼》，文中说男女山民
在寒露季节采柿子，边采
边唱山歌。女的唱道：“我
甩下一个烘（熟软）柿子，
小心打着你的脑壳子”。
“脑壳子”为川语，脑袋之
意，该地把熟软的柿子称
为“烘柿子”，与“树头烘”
同义。按该地习俗，一树柿
子不能全采完，要留几个
“谢谢”，象征年年有余。


